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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智慧与政治生活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政治与明智

于文博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虽然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但《尼各马可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尼各马可伦理学》
区分了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作为一种理智德性，明智与政治密切相关，二者都指向人对具体事务的实践。明智因其诸多特

点，搭建起了从道德德性上升到理智德性的桥梁，同时也蕴含着从政治生活上升到沉思生活的可能性。对明智和政治的解

读和定位，被看作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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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著
作之一，虽然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但这部书在亚里

士多德的政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

它与《政治学》共同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政治研究的

范畴。《尼各马可伦理学》主要用伦理学的观点进

行政治学的考察，同时又包含对道德德性与理智德

性的探讨。从逻辑上说，《尼各马可伦理学》可以看

作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序曲，为他进一步探讨

应用于现实的政治学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亚里

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讨论了政治与明智这

一对其政治学中核心的范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也包含着从政治生活向更高的沉思生活上升的某

种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　政治与明智的关系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讨论善的问题，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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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博：实践智慧与政治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政治与明智

出这是我们一切活动的目的。在众多以善为目的

的做事中，政治学是以最高善为研究对象的最具权

威的科学。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确立最高善的一系

列努力的基本指向实际上是政治研究。政治学正

是作为对最高善的研究而确立自身地位的：（最高

善）“是最权威的科学或最大的技艺的对象。而政

治学似乎就是这门最权威的科学。”［１］６最高善能够

提供的只是“靶子”，因为它有超人的成分，并不能

给予人的生活必不可少的切近指导。在最高善的

目标的指引下，政治科学为人的生活提供了更为切

近的指导。

政治学的重要地位在于：一方面，它使其他科

学为自己服务，这体现在城邦生活中最受尊敬的能

力都隶属于政治学；另一方面，政治学制定人们该

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法律，这体现在政治学规定

了城邦中应当研究哪门科学，哪部分公民应当学习

哪部分知识，以及学到何种程度，即规定了城邦应

当研究的科学和人的职分。政治学使其他学科隶

属于自身，它的目的包含着其他学科的目的。政治

学不是最高善，但是却以最高善为研究对象。

亚里士多德对于明智的引入，正是从这种政治

的语境入手的。明智（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是灵魂思考可变
事物的实践理智的德性，或者说是“心灵的实践理

智的活动及其德性”［２］。明智是一种理智德性，与

实践活动有关，因为明智的这种特点，很多学者直

接将其称为“实践智慧”。应该注意的是，实践智慧

主要指政治的实践智慧。无论是举出明智的人伯

利克里的例子，还是他直接说“凡是能辨清自己的

善的人便会被称为明智的，人们也就会信任他去掌

握他自己的利益”［１］１７６，都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讨

论的重点在于，明智作为一种实践智慧，最为集中

地体现在政治生活之中。他在《政治学》中也提到：

“我们当说到一个优良的执政就称他为善人，称他

为明哲端谨（明智）的人，又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他

应该明哲端谨（明智）。”［３］

亚里士多德直接阐述过明智和政治的关系：

“政治学和明智是同样的品质，虽然它们的内容不

一样。城邦事务方面的明智，一种主导性的明智是

立法学，另一种处理具体事务的，则独占了这两者

共有的名称，被称作政治学。”［１］１７７虽然政治学和明

智的概念范围并不完全一致，但亚里士多德在《尼

各马可伦理学》中着重讨论了与政治学相关的明

智，也就是处理具体事务的明智，这种明智与实践

和考虑相关。亚里士多德承认政治与明智的联系，

认为二者在品质上是相同的，都考虑对人有益的事

情。在各种明智的种类中，考虑城邦总体利益的政

治学高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不难看出，《尼各马

可伦理学》试图将明智和政治在内容和性质上相

通，作为一种理智德性，明智被看作是处理政治事

务的实践智慧，而政治学则在理智德性中被安排了

位置，成为“需要被澄清的德性的一种”［４］。

明智和政治的关系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伦理

学体系的核心为题之一。明智是从政治层面上升

到更高境界的重要环节。同时，明智又在政治的视

野中看到超出政治本身的更深内涵。接下来的问

题是，作为一种理智德性，明智在“道德德性———理

智德性”的序列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相应地，基

于明智和政治生活的这种无比紧密的联系，政治生

活在人类生活中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二　明智的特点及地位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考察了理智德性，在

亚里士多德看来，要实现人的德性，仅仅依靠政治

是不够的，应当寻找道德德性背后真正的基础和依

据。引入理智德性之后，亚里士多德先后探讨了

“灵魂肯定和否定真”的五种方式，包括科学、技艺、

努斯、智慧和明智，前四者构成了道德德性上升到

理智德性的曲折路径。智慧与明智不同，也与政治

学不同，智慧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关心的是最高

等的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尽

管不能说政治和明智是最高等的科学，毕竟政治是

人的行为，而人因其本身固有的种种限制并不能成

为这个世界上最高等的存在物。但是，在理智德性

的体系中，处于中间地位的“明智”尤为重要，因为

在道德德性到理智德性的历程中，明智成为其中的

纽带和关键。

“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

真的实践品质。”［１］１７３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可以

看出明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明智同人的事务相关。人的事务也就是

人的实践行为，是变动不居的。明智与变化和实践

相关。

其次，善于考虑、斟酌是明智的人的特点。明

智的人能够分辨哪些是自身即善、哪些是对于人类

是善的事物。与政治上把考虑目的是否高贵作为

考察是否有德性的标准类似，明智也关注于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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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高尚。明智斟酌、考量的是属己的、不外求的

善：“就总体而言的好是指达到了就总体目的的而

言的正确；就某个目的而言的好是指达到就某个目

的而言的正确。”［１］１８０正是基于明智的这种特征，不

难把明智和政治联系到一起，因为拥有这种斟酌思

考能力的人，被看作是“管理家室和国家的专

家”［１］１７３，也就是政治活动的最重要参与者。

再次，明智既同普遍的东西相关，同时也要考

虑具体的事实。明智是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体现出

来的德性，人所进行的实践往往是要处理具体的事

情。但是，只有具体的知识还远远不够，明智同时

需要关于普遍的知识和关于具体的知识。明智的

人斟酌善的时候不仅仅考虑局部，而是与普遍联

系，着眼于一生。作为一种同意见和实践相接近的

德性，明智一方面与普遍相连，它能将做事放入生

活整体中考察，具有整全的视野，关注的是正确的

普遍道理；另一方面，明智又关注生活的具体事情。

明智同时与普遍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相关，表明了

它居于道德德性到理智德性过渡的位置。明智这

一理智德性可以联系联系普遍的知识和具体的知

识，联系可变动的事物和不可变动的事物，联系现

实的人的生活和某种可能超越具体生活的思考，因

此成为“道德德性———理智德性”上升过程中，五种

德性的枢纽和关键。

明智的这种枢纽性地位，也可以通过其与道德

德性的关系看出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语境

中，明智是作为一种理智德性而被关注的。但是，

在一般人的认识中，明智这种实践的智慧，一直以

来是被视为一种道德德性的。然而，亚里士多德却

将明智与道德德性区别开来，将其视为一种理智德

性。由于明智所具有的以上特点，它得以成为道德

德性上升为理智德性的关键环节。明智不仅仅属

于政治生活，也属于德性的范畴，而且是联系道德

德性与理智德性的关键。一方面，作为一种理智德

性，明智比其他理智德性更加接近道德德性。在第

六卷“明智与智慧的作用”一节中，亚里士多德表

示，明智无法离开道德德性，只有以道德德性为基

础的对具体实践的考虑才是明智，离开了道德德性

的限定，明智只会转变为狡猾和聪明。另一方面，

明智又高于道德德性。与生俱来的勇敢、公正等品

质一旦离开了具体实践的智慧，就可能无法成为真

正的道德德性。明智本身并不是道德德性，而是道

德德性成立的根本。《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

学》都表明，明智是从道德德性上升到理智德性的

可能路径。

虽然从道德德性上升到理智德性的路途并不

平坦，但作为一种与政治相关的实践智慧和理智德

性，明智因其自己独特的特点和地位，仍旧勾画出

了这种提升的可能性。相应地，因其与政治的密切

关系，明智这一理智德性更蕴含着从政治生活走向

沉思生活的机会。

　　三　明智与政治生活

政治需要落实到人的生活。根据亚里士多德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五节中的划分，人类

的生活可以分为三种，即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沉

思生活。政治生活即是荣誉生活。在对政治生活

的人类学结构分析中，亚里士多德发现，政治生活

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荣誉的获得取决于

给予荣誉的人而不是得到荣誉的人；其次，荣誉是

通过比较而获得的，而真正的最高善是不外求的，

因此荣誉不适用于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有其自

身的标准，要远远超出荣誉和称赞；第三，荣誉通过

比较而获得，而能够比较的东西是实践的结果，并

不是实践本身。可见，政治在根本上不能脱离结果

和功利。以上的几点就意味着，政治生活本身不能

是最好的完善的生活，因为政治永远无法避免对结

果的关注。

亚里士多德对三种生活的探讨预示着靠政治

和明智的视野来审视人的生活的方法是不充分的，

明智所提供的“真”的道理，还能够也应该通过提升

达到更高尚的沉思的生活。毕竟，沉思才是人类最

高级的活动。“作为人的本体，理性本质上代表了

一种价值，亚里士多德通过人的道德实践对人的功

能性的实现的论证，将人的最大善、最大幸福定义

为理性的沉思的生活。”［５］但是，政治生活与沉思生

活并不是截然隔断的，明智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德

性，同时也是与智慧接近的理智德性，以明智为基

础，才可能达到沉思生活。明智所代表的政治生活

是沉思生活的前提，蕴含着前者向后者提升的可

能性。

明智对政治生活的提升主要表现在，首先，即

使不考虑结果，明智和智慧作为理智德性，本身就

值得追求。实际上，对明智和智慧的追求，会产生

幸福。幸福是追求明智和智慧的结果。其次，明智

与道德德性能够完善现实的政治生活。因为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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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事务和实践活动相关的明智，使我们思考，到底

什么才是实现更幸福、更好的生活的手段。这实际

上也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对第三卷的提升：

“明智实际上就是好的考虑，而且是对于自己总体

上好生活有益的考虑。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卷中的

考虑仅仅限于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上的善，而现在

考虑的对象已经拓展到对自己总体上的好

生活。”［６］

在三种不同生活的等级秩序中，政治与明智获

得了共同的指引，即更高的沉思的生活、更完善的

哲学生活。这种指引和提升的可能性，并非遥不可

及，反而恰恰包含在政治和明智之中。沉思生活的

实现，离不开明智发挥的作用，也离不开政治生活

的完善。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尼各马可伦理学》

将明智既作为理智德性的一种，又与政治紧密联系

起来。作为一种理智德性，明智属于伦理学的范

畴，它以道德德性为基础，成为从道德德性上升到

理智德性的曲折之路上的指引。作为与政治相关

联的一种实践智慧，明智对政治生活起到了规约的

作用。政治与明智都是属人的“习性”。政治给人

的生活以最切近的指导，关注人的定位、职司、习性

和德性。明智对政治进行考量，引导人从具体事务

的高尚，上升到人生整全意义上的高尚。明智上的

“真”能够消除政治讨论的不确定性，将道德德性中

的习焉不察的道理通过显豁明确的方式揭示出来。

与政治生活相关联的明智，打开了政治生活通向最

高的沉思生活的门径。

从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政治

活动本身的道理不能在自身找到依据。这在《尼各

马可伦理学》中体现为第五卷上升到第六卷的内在

逻辑，亚里士多德在第六卷之后明确讨论理智德性

和城邦生活的哲学，哲学的视野成为政治活动显示

根本内涵的前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真正的

哲学生活来说，政治和明智所阐明的内涵都是不够

的。政治生活需要提升为沉思的生活，政治本身不

是哲学，但是却必须依赖哲学使自身得以理解、操

作。由此，哲学在城邦生活中获得了根本的地位。

尽管如此，指向实践智慧的政治，同指向政治生活

的明智，仍然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并

成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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